
2020 年夏天，我来到《文史哲》编
辑部工作，一个我在学生时代仅能仰望

的地方。

初到编辑部时，面对各类古文、古

史、古哲的挑战，我有时觉得力不从心，

需要不断“补课”，很多学术论文学术性
较强，加上引注篇均一两万字，往往一篇

文章编辑下来要反复细读很多遍，才能

保证文本及按语、标题的准确性；而新媒

体工作直面读者和即时反馈的性质，更
让我如履薄冰。幸运的是,编辑部的各位
老师都对我非常包容，也从不吝惜指导
与帮助。在这种无限包容和不断鼓励中，

我在编辑部不断进步。
主编王学典教授常说：“我们只是

过客，《文史哲》是永在的。”在编辑部工
作久了，我才慢慢体会到其中的真意。

在更深入地了解了编辑部的历史和先

辈们的轶事后，我感动于他们对于这桩

事业的热爱与珍视，也慢慢理解了他们

不计任何酬劳，甚至自费办刊的坚守和
情怀。时至今日，在编辑部的日常工作
中，我在每位老师的身上都依旧能看到
那代代相传、从未变改的“初心”。

2021 年，《文史哲》迎来了她的“七
十岁生日”。刊庆之日，我有幸见到了来
自文史哲各界的顶尖学者。大会上听着

各位学者的精彩发言，讨论会上看各种
思想激烈碰撞出火花，会后刊出“百家

争鸣”的作品，我突然理解了《文史哲》

前辈们身上那种使命感和责任感，也明

白了坚守的意义。
在《文史哲》人的心中，对学术和真

理的不懈追求和奉献是一桩事业！也许

正是这薪火相传的《文史哲》精神，让编

辑部老师们步履不停，不断前行。

每当翻看那些泛黄的老照片，脑海中便闪现出一幕幕
老编辑们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忙碌工作的身影。尤其看到比
较熟悉的退休老师，感触更为深刻。照片中的他们青春年
少、意气风发，每个人无一不是从帅气的小伙子、漂亮的小
姑娘奋斗到了满头白发的老者，他们为《文史哲》的发展付
出了毕生的心血。可以说，没有历代编辑 70余载风风雨雨
的努力，就没有《文史哲》今天的成就。这份来之不易的家
业，“薪火相传”到我们手中，除了倍感自豪之外，更多的是
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办公室的工作原本就繁杂琐碎，而编辑部办公室的工作
更有其特殊性。最显著的一点是，编辑部办公室面对的是一
篇篇稿件、一期期杂志，面对的是成千上万的读者，需要做好
作者、读者与编辑之间的“中转站”。这种特殊性更加需要严
谨、仔细的态度，容不得半点马虎，也不能有丝毫侥幸。“不因

事小而不办，不因事难而怕为”是我们一贯的办事原则。有问
题不可怕，也是不可避免的，重要的是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
它，解决它，哪怕解决不了，也要尽力去做。

办公室工作对内需要做好“服务员”“小管家”，热心为编
辑们做好各项服务，对外要做好“联络员”“协调员”。正因此，

办公室的工作有千头万绪，容易顾此失彼。为此，工作备忘录
上总是记得密密麻麻，将完成的打上对勾，将未完成的做好
标记，及时查找、落实未完成的工作。只有这样,工作起来才
能有条不紊，才能做到“件件有交代，项项有落实”，力求不让
工作在自己这一环节延误，不让事项在自己手里积压。

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在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的
指引下，我们将继续发扬“不用扬鞭自奋蹄”的老黄牛精神，
以饱满的热情和认真的态度投入到日常工作中去，默默奉
献自己的力量。

  《文史哲》国际版致力于推动中外学术交流，其国际性不
仅表现为面向海外学术界、遵循国际学术规范，还贯穿于编

辑部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编辑一期杂志，不止是语言的转

换，更需要大家拧成一股绳,需要多方力量的通力合作。
比如，作者们常常感叹：“我的文章可不好翻啊！”古典学

术研究在表述上往往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包含大量专有词

汇，征引各式古籍文献。要想使其在思维和语言习惯上为海

外读者接受，前期编辑中文稿件时就要考虑到，如何帮助海

外译者更准确地进行理解。为此，作者和编辑必须深入加工
稿件：剪裁篇幅以突出文章的思想价值，同时单独把古文词
句转化为现代白话文，提前严格按照芝加哥格式处理学术规

范，对历史人物生卒、年号起止等做出规范的时间标示等，最

终形成完全面向译者的，具有辅助性、工具性的底本。这是规

避翻译错误、保证后续流程顺利进行的重要步骤。

即便有前期的细心准备，翻译诸子、汉赋等主题的文章

仍然是个麻烦活。为此，海外译者们尽心尽力、不辞辛劳，力

争最大程度地呈现出古典学术研究自身的脉络和语境。有一

位澳大利亚籍译者 Michael Broughton，他所提供译稿内容经
常比中文稿多出几千字，仅脚注就增加十几条，均是他旁征

博引，对文章一笔而过的史实及专业词汇做出详尽阐释，以

方便海外读者流畅阅读。我们的薪酬标准相对也较为低

廉,译稿的字数并不影响薪酬计数，可以说，译者如此用
心，完全出自于对文化交流的热情。翻译时需要突破底本的
情况不一而论，有时中文文章也会引用西方俗语或外语著作

的中译本，如果直接对中译本信息进行英译，往往既显得琐

碎，也不利于海外读者查索。因此，译者们要比对中译本和外
语原版，将引文还原为外语的原始表述，同时增补相应的出
版信息。总之，翻译遇到的各种琐碎情况，要靠译者和编辑双

方多探讨，才能不断吸取经验，共同进步。

译稿摆在编辑面前时，已凝聚了工作人员在多个环节的
辛苦付出。编辑进而要对稿件质量和样貌做整体把控，内容

调整涉及结构、语言、标注等，因此作者、译者多多少少也会

参与协作。下面这个小案例，生动表现出文明之间相互了解
的不易。“日暝而夜作,贾谊所赋鵩鸟是也”一句中的“鵩鸟”
（fu niao）, 有的译者误认为是“鵬鸟”(peng niao)，殊不知“鵬
鸟”指的是神鸟，而“鵩鸟”指的则是猫头鹰一类的鸟。对其修

改，得同时调整词语的英译、拼音和繁体汉字。使用这三个元

素标注专有名词，是国际汉学研究的惯例，这也要求编辑们
打通中西，同时在两种文化的积淀上开展工作。

此外，还有博睿出版社编校、海外推广等在内的其他环

节的工作人员。大家相互配合和体谅，打好组合拳，是《文史

哲》国际版能不断发展的重要依仗。

刘丽丽：历史学硕士，现为《文史哲》编辑部
办公室主任、助理研究员，主要负责办公室日常工
作。

时东武：现为《文史哲》编辑部办公室干
事、助理研究员。1987 年到《文史哲》编辑部工作
以来，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至今已 35年整。

王绍樱：历史学硕士，现为《文史哲》国际
版编辑部行政助理、编务。主要负责联络作者、
译者、出版社等协调性工作，以及办公室日常工
作。

甘做老黄牛 细耕责任田

《文史哲》国际版如何打好组合拳

史佳威：科技哲学硕
士，2020 年进入《文史哲》编辑
部，负责编辑部新媒体运营工
作。

步履不停，不断前行

刘培：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史哲”编
辑部二级教授，中国辞赋学会副会长，中国李
清照辛弃疾学会常务副会长。主持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项目一项、一般项目两项。出版专著
多部,发表论文近百篇。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
秀人才支持计划、山东省齐鲁文化英才、山东
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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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哲》编辑队伍风采

创刊之初，面对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和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文史哲》的文学研

究开始了努力探索。1955年第 1期《文史哲》刊发了 17篇《红楼梦》研究的文章，这奠定了日后的研究

格局：立足于学术本身，坚守架构马克思主义新学术的初衷，用唯物史观来审视文化遗产。20世纪五

十到七十年代期间，《文史哲》刊发了一系列古代文学商榷文章，显露出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力、开阔的

学术视野和审慎的评判态度，亦使学术争鸣成了《文史哲》最显著的特色。

随着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文史哲》的古代文学研究逐渐彰显出山东大学文科学术的特色；袁世

硕先生、张可礼先生、龚克昌先生、刘乃昌先生等学者的研究与探索，构成了《文史哲》古代文学研究的

主体；辞赋研究则是这一板块的特色。“学者谈治学”是这个时期颇具特色的栏目，所刊发的多位学术

大家治学方法谈对于青年学人极有裨益。扎实的文献梳理考证与宏阔的理论视野、深厚的学术功力

以及深挚的人文情怀，是新世纪以来《文史哲》文学用稿的鲜明特色。《文史哲》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

积极预流当下学术潮流，在建设性回归传统学术，积极提倡能够贯通文、史、哲的学术风尚方面多有

创获，成为刊界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阵地，起到了一定的引领研究风尚的作用。

文艺美学与文论是《文史哲》文学板块的又一个重要领域。在 20 世纪五十年代之初，《文史哲》对

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与文学批评给予了持续关注，并刊发了诸如王朝闻先生、汝信先生、钱中文先

生、黄药眠先生、吕荧先生等知名学者的卓识高见。当时尚属学术青年的李泽厚先生、作为创刊元老

的华岗先生，都以《文史哲》为阵地，发表了许多探讨社会主义文艺美学的文章。20世纪八十年代以

后，这一领域所刊文章逐渐转向传统文论研究方面，并形成了重视文献梳理与理论概括的刊文特色。

《文史哲》也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阵地。创刊以来，鲁迅文学研究是发文重点，聚集了一批重

要的专家学者。进入 21世纪之后，《文史哲》又积极接引以回归史料、回归历史现场为特征的“左翼文

学”研究。此外，与作家互动也曾是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特色。莫言先生早在获得诺贝尔奖之

前，即曾在《文史哲》连续发表关于小说创作的文章。

七十多年来，《文史哲》的文学板块始终重视文章的现实性与理论性，强调学术话语的预见性与

前瞻性，既维持着杂志一贯高水平的刊文标准，也反映着中国文科学术的变迁历程。这与《文史哲》

“学者办刊”的传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文学研究板块的编辑拥有各自的研究专长，享有一定的学

术声誉，凭借学者、编辑双重身份有效地与学术研究界、文学创作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形成并巩固

着《文史哲》文学研究的优长与特色。

《文史哲》杂志所致力推动的古典学术研究，并非纯粹在故纸堆里做学问，

而是有着强烈问题意识的古典学。因此，提炼与锻造古典学术论题，使似应藏在

象牙塔中、与现实没什么关联的古典学术与公共学术话题结合起来，成为《文史

哲》杂志的一个重要特点。自 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文史哲》就注重开掘新选

题，鼓励开展大规模的学术争鸣。与此同时，《文史哲》杂志还举办了一系列“小

规模、高层次、大动作”的古典学术相关会议。这些争鸣与会议显示，《文史哲》杂

志所重视的古典学术研究，并非古典学术的细枝末节，而是与时代思想、社会现

实联系密切的学术话题，体现出的是其一以贯之的、敢于担当的社会关怀和人

文情怀，而这最终形成了杂志学术性与思想性并重的学术风格。

《文史哲》并非中文、历史、哲学三大学科文章的“拼盘”，在这三大学科的外

在区分之下，有一个古典学术的暗线作为统合。尽管现当代学科专业界线越来

越明晰、越来越不可逾越，但古典学术就其本身来说，却很难泾渭分明地进行学

科划界。而进行古典学术研究的学者也常常发现，自己的综合性研究成果,难以

在越分越细的专业刊中找到刊发园地。古典学术研究如何摆脱这一现代学术分

科困境？《文史哲》杂志的做法是以问题为中心凝聚学科，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

肢解问题。

《文史哲》努力策划具有综合性和跨学科性质的栏目的做法，适应了中国古

典学术研究的自身特点，也铸造了《文史哲》杂志自身的特点和风格。清华大学

仲伟民教授曾将此特点概括为“小综合、大专业”，认为这一特点使《文史哲》“在

专业刊和综合刊之间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且“在未来中国学术发展和创新

以及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此外，编校上的严谨性，也是主打厚重古典人文学术的《文史哲》刊风的重

要组成部分。当然了，人力有限，人眼有阙，要做到全无一处错误是不可能的，唯

有不断努力。这正如《文史哲》杂志第 1卷第 2期“编者的话”所言：“在校对方

面，我们力求仔细，付印的时候，编辑部同人全部出来校对；但根据第一期的经

验，错字仍然存在，这证明我们的努力还不够。‘消灭错字’是编辑同仁的主要

目标。”

李梅：中国古典文献学硕
士、文艺美学博士，现为《文史哲》
编辑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
中国古代思想史、古代审美文化，
出版专著 1 部，发表学术论文多
篇。曾荣获 2015年华东地区优秀
期刊编辑奖。

《文史哲》的古典学术风格
《文史哲》文学研究板块巡礼

我们经常说，《文史哲》所享有的荣誉,主
要得自于她所发起和推动的一场又一场学术
论战和重大讨论；我们同时又说，《文史哲》走

的是一条不为时风所动的厚重办刊之路。在

很多人看来，学术论战是趋时之举，理论探讨

又难免空泛，似乎都与厚重的研究不相吻合。

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学术研究只有具有思
想，才能具有深度；只有观其大体，才能致其

精深；只有充分讨论，才能实现创新。

《文史哲》特别重视文章所具备的见解深
度。“理论性不强的文章是没有灵魂的”，“光

考据不行，还需要思辨”是杨向奎、赵俪生等

编辑部前辈的寄语。以古代史研究而言，《文

史哲》在 20世纪五十年代刊发的王仲荦、王
亚南，九十年代刊发的田昌五、宁可，2000 年
以后刊发的张金光、黎虎等先生的力作，都是

在具体研究上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史学家
们不可多得的、直接展现自己独特理论思考
的长篇杰作。

历史研究的“初心”，是通过回顾我们过

去的道路来理解我们未来的道路。《文史哲》

数十年如一日关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认识
问题，正是因为这些讨论的背后都隐含着对
中国发展道路的关切和思索。为此，《文史哲》

在 20世纪五十年代发起了中国古史分期、亚
细亚生产方式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的
大讨论，自 2008 年开始设立“中国社会形态
问题”栏目，于 2010 年举办“秦至清末：中国
社会形态问题”人文高端论坛，并将在 2022
年召开“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道路”人文高

端论坛。

《文史哲》重视对权威观点与范式的反思

与突破。健康的学术讨论、商榷和批评，是推
动学术创新和纠错的关键机制。“百家争鸣”

是学术刊物的生命线。从创刊开始，《文史哲》

就确立了不论身份地位，提倡自由讨论，反对

定于一尊的原则，刊发了大量反思、挑战学界
权威观点的文章，有力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深
入健康发展。20世纪五十年代黄云眉与陈寅
恪的商榷，七十年代萧涤非与郭沫若、八十年

代王学典与黎澍的商榷，都已成为学术史上
的佳话。《文史哲》于 2006年开设的“疑古与
释古”专栏，则给当时与“走出疑古”思潮不同

的思考提供了进行学术切磋的难得平台，亦

在《文史哲》办刊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2015年 6月，在成功入职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之际，我感到自己犹如一艘小船，终于赶
在坏天气来临之前驶进了一片相对安全的水域。说“相对安全”，是因我担心编辑杂务深似海，生

怕自己的学术梦就这么抛锚在“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无底洞里边。近七年来的实际工作体验则告
诉我，“学者办刊”在《文史哲》确实不是一句空言。编研相长，但凡有心，这里的“学者编辑”在识

见、交游与写作的境界上，想不进步都难。2020—2021年，参与筹备七十周年刊庆并合作撰写
《〈文史哲〉与中国人文学术七十年（1951～2021）》的经历，更是全面刷新了我对《文史哲》刊风基
因与现行办刊宗旨的认识与服膺。我相信，我对这份职业已经产生了真爱，并约略看到了兼顾编
辑职分与学术梦的希望。

2021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勉励“高品质的学
术期刊就是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把引领学术创新标定为办学术期刊的初心。通过办刊来引领
学术创新，这是非“编辑”的学者无缘从事的工作，也是非“学者”的编辑无力从事的工作。这一勉
励，内在地要求学术期刊走“学者办刊”的路线，亦将探寻学者、编辑双重身份有机结合机制的问
题推向了前台。诚如王学典主编和韩凌轩老主编在谈话时所言，科研工作和编辑工作之间的矛盾
是学刊编辑部中始终存在的普遍矛盾。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工作处境，化解好“在学者、编辑双
重身份间如何分配心思、切割时间”的纠结。过去一年间，我在学刊界已有的“学刊及其编辑回归
学术共同体”“学而优方编”“编校分离”设想基础上，提出了“学刊编辑主持‘实用编委’工作室”

“把学术论坛变成编辑的工作现场”等尝试性主张。这些尝试性设想虽然粗浅，但对我来说，却正
是不断探寻学者、编辑双重身份结合机制的起点。

孙齐：历史学博士，2014—2016 年
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流动
站工作，现为《文史哲》编辑部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中古史、道教史，发
表学术论文多篇。

《文史哲》与
中国古代史研究

邹晓东：哲学博士，现为《文
史哲》编辑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为中国儒家哲学、西方宗教哲学，出
版专著《意志与真知———学庸之异》
《性善与治教》两本，发表学术论文、
评论若干。

不断探寻学者、编辑双重身份的结合点

  我大学学的是考古与博物馆学专业，硕士阶段学的是先秦史，博士阶段学的是思
想文化学专业，现在从事中国哲学的研究。从考古到历史再到哲学，专业跨度很大，如

果按照严格的学科划分，很可能被视作杂而无当、术不专精，而找不到适合的工作。现

在能够安心地从事自己喜欢的研究，要感慨人生的际遇。
2004年，我已经在日本博士毕业，但无论在日本，还是在国内，都找不到合适的

学术岗位。踌躇之际，当时担任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院长的王学典教授访问日本，

我给他做翻译时，一方面被他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感召，一方面也被文史哲研究院这

个打通学术壁垒，致力还原古典的特殊机构吸引，短短几天里，就毫不犹豫地决定来
山东大学。在这里，古典文献研究、出土文献研究、古代思想研究被无缝衔接起来，让

我有如鱼得水之感，学术成果很快涌现出来。在山大期间，王学典教授始终鼓励我在
从事具体研究的同时，不忘建立大的问题意识和学术格局。“疑古与释古”专栏的设置

是《文史哲》历史上一项重要的活动，我参与的对池田知久教授、裘锡圭教授的访谈都

引发很大的反响，受王学典教授激励写成的《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一文，同时

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

转载，这是人生难得的高光时刻，也让我深刻体验到了《文史哲》具有不同于普通学刊

的大胸襟大视野。

2009年之后，王学典教授也让我参与“中国哲学”板块的编辑。《文史哲》对学界
的引领和激发，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王学典担任主编后明确的办刊宗旨———
“植根汉语世界，融入全球文明”。王学典教授最近指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在改革开

放后的 圆园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今，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以现代化（西方化）为纲”
的人文社会科学向“以中国化为纲”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变，这也可以概括为“本土化

转向”，这一转型并非固步自封，而是以更为准确的自我认识和更为从容的精神面貌
走向世界。“中国哲学”板块这十几年的历程，有大量的论文，都是通过深刻反思西方

学术的影响，以更为公正的态度分析和研判中国思想价值的本来面貌和未来影响。中

国学术走向的转变，王学典教授及其主持下的《文史哲》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曹峰：《文史哲》特约编辑，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曾
任山东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
本科毕业于上海大学，硕士毕业于
复旦大学，博士毕业于日本东京大
学。发表论文近 180 篇、译文 40 余
篇，出版专著、编著、译著 20 余部。

建立大问题意识和大学术格局


